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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古勃创作中的人与世界
戴卓萌 李若玫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日照276826）
提  要：在索洛古勃的笔下，人的整个生命、人存在的实质就是精神与客体化世界的斗争。这种斗争呈现为人以自己的创造活动来反抗并突破客体化世界的限制。在索洛古勃的艺术世界里，通向获得存在真谛的道路只能建立在否定非真实、虚伪的“现象世界”和日常世界之上。在奋起反抗沉沦生活和客体化世界的同时，索洛古勃预言了另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的存在。两个世界内涵的对照构成作家象征主义创作的典型特征。索洛古勃创作的新颖之处在于艺术地揭示了存在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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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库·索洛古勃无疑是20世纪俄罗斯现代主义先行者之一。孤独、荒诞、对自己力量失去信心、嗟叹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索洛古勃创作中传达出来的人对世界的感受。索洛古勃的创作处于19—20世纪交界之时不同文化意识之间的一个断层之上，他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前所未有的深渊。当时人类放弃了先前的定位，失去了先前的完整性以及同周围世界的相互关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和维度。“人已脱离了上帝，他理性败坏，以客观化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人外在于自己的主观感受，将这些感受置于身外，以事物来建构世界，以与自己对立的‘对象’来建构世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推论出来的、外在化的、客观化的诸种现实的体系，而这种现实则通过强制和奴役反作用于人。这种客观化所造就的是反精神的本性，是一个充满裂隙的表象与现象世界”。（叶夫多基莫夫1999：154—155）此在世界已经毫无希望，正在逐渐消亡，所有的生物被黑暗的硬壳世界的旋涡所吞噬。人在尘世的生存成为这个吞噬一切的怪物口中的牺牲品。死神掌管着世界，人只是它强大的手掌上一只可怜的木偶。“分裂的我”不可能再谈论和谐与最初建立起来的美。美的概念已经发生偏离，这是死亡之美、颓丧之美、病态之美。

索洛古勃作品中的世界无异于叔本华所谓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生存于其中的人或者有被弃感、离世远遁，或是苦苦寻求生存的意义，却劳而无功。著名挪威画家蒙克在其画作《呼喊》中为我们展示了类似临终前的挣扎：画面上只有一条路、一座桥、炽热的太阳，前方只有死亡。画面上的人物猛然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恐怖的境地，他的脸呈黄绿色，表现出无奈和极度的绝望。他试图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以免听见从自己张大的口中发出的呐喊。人物仿佛迎着观众走来，欲挣脱尘世。蒙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慌乱的、被揉碎的、受尽苦难的灵魂以及当人与上帝和世界失去联系时灵魂发出的呼喊。画的背景是山、平静的海和冷漠的人群，似乎任何人都听不到他惊恐的呐喊，他们与观众距离遥远，仿佛是在世界的“彼岸”。画面上一片凋敝与死亡的景象。这幅画无论就结构，还是内容，与索洛古勃笔下的世界都有很多相近之处。索洛古勃的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世界。《卑劣的小魔鬼》中灰色的天空和街道，《沉重的梦魇》中摇摇晃晃的桥，仿佛都在强调生活的不稳定性。在变形的空间里是无声的恐惧，在这里绝望的呐喊标志着一切。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善与恶、生存的意志和死亡的意志之间的冲突构成索洛古勃创作的基调：

疯狂意志的冲突，

呻吟伴随着哀嚎。

疼痛使麻风病人欢欣，

仿佛是凶猛的龙的咆哮。

他的脸朝向光明，

双臂伸向上天，

残酷的笑声像啪啪作响的长鞭，

在迎接野性的苦难。

（Сологуб 1995：213笔者译）

这里展现的一面是难以忍受的疼痛，死神之刺仿佛就要扎进世界，另一面是恶变得轻松愉快，人物向往痛苦，在痛苦与疯狂的哀嚎声中荡漾着愉悦的陶醉。这已经不是奥伊列岸边的月光，不是水光潋滟、悦耳动听的里果伊，这里不是无言的讽刺，而是浮士德式的神经质的大笑。舍斯托夫是这样谈论索洛古勃的：“无论您从索洛古勃的小说中拿出什么，到处都重复着同一个东西，到处是使您和作者昏晕的瘴气”。（Шестов 1911：11）在人类黄昏之际，恐惧来自对世界和作为恶的本原的上帝的否定。创世主按照恶的原则创造了世界，这一点已被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毁灭性的社会剧变等所证实。在另一个绝对的存在和尘世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深渊，索洛古勃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深渊的魔法，恶的形而上学： 

Когда я в бурном море плавал         漂游于汹涌澎湃的大海，

И мой корабль пошел ко дну,              我的小船翻进海里，

Я так воззвал: «Отец мой, Дьявол,      我大声疾呼：“我的魔鬼天父，

Спаси, помилуй, — я тону.             救救我，我正在沉入海底。
Не дай погибнуть раньше срока        不要将让我变得凶恶的灵魂
Душе озлобленной моей, —           在规定的时刻之前置于死地，——

Я власти темного порока              我要将余下的阴晦的日子
Отдам остаток черных дней».          献给黑暗恶浊的势力。”
                                              （Сологуб 2003：330 笔者译）
索洛古勃创作的悲剧性激情和存在主义思想令人想起20世纪西方作家关于“存在”的思考。索洛古勃的创作主题是生与死、善与恶、孤独与自由。作家在创作中自始至终关注人在世界上悲剧的命运。索洛古勃的主人公大都经历了一条对存在和真理、对痛苦和死亡的认知道路。综观索洛古勃的整个创作，其基本出发点始终是人，他的全部思想均是围绕人的生活体验而展开的。在人的问题上，处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自由问题。这里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人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是自由的集中体现，创造在自由中产生，创造是人的根本使命所在，是基督教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上帝、人、个性、精神、自由、存在、历史等等诸多范畴都可以通过“创造”这个概念加以说明。人、自由、创造三者构成索洛古勃创作的基本内容。人是作家描写的基本对象，自由是他所揭示的人的本质特征，创造则是作品中人物自由的集中体现，构成人和历史的意义之所在。人是存在的主体，几乎整个外部世界都是对人的限制，人自身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不断突破这种限制。在象征主义理论中，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具有上帝的形象和上帝所赋予的创造能力，人在自己的各种活动中创造着新的存在，创造着甚至对上帝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处在世界中心的不仅有上帝，而且还有人。索洛古勃在《当今艺术》一文中说，别雷曾经指出：“象征主义使得艺术不再只是艺术，艺术变成了自由人类新生活的内容和遵循的教义……”作家本人也认为：“新艺术呼唤我们去从事伟大的劳动，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去重建和复原人类自由的灵魂”。（Сологуб 2002：438）
因此，通过创造活动来完善世界是人不可推卸的使命。这一活动同样使人与上帝接近，最终成为神人。人在创造活动中使自身的神性得到发展，进而走向人自身和整个历史的终点。在索洛古勃的艺术里，人的整个生命、人的存在的实质就是精神与客体化世界的斗争。这种斗争呈现为人以自由的理念和创造活动来反抗与突破客体化世界的限制，标志着建立在人的创造基础上人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人之存在，不是简单的“在”或“有”，人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克服恶和客体化因素，回归永恒。人的创造是向历史的终点——神的王国的接近。因此，在揭示对人有威胁的世界的现实，展现世界是敌对于受苦受难的人的同时，索洛古勃没有否定另一个世界，即真正的存在主义观念中的世界。在索洛古勃那里，通向获得存在真谛的道路只能建立在否定非真实的虚伪的“现象世界”和日常世界之上。在奋起反抗沉沦生活的同时，索洛古勃预言了另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的存在。两个世界内涵的对照构成作家象征主义创作的典型特征。这样一种双重世界在19—20世纪之交所有文化语境中都有所反映。索洛古勃创作的新颖之处，与其说是指出了两重世界，不如说是艺术地揭示了生存的存在主义底蕴。对索洛古勃来说，世界不是完美无缺的。尘世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在堕落中它远离创世主。正是这种远离构成了索洛古勃作品的悲剧性源泉。人在世界上存在的过程中，无论他怎样努力要把世界变得更美好，后者依然将是不圆满的，这种不圆满产生了对生活的不满和悲观。但与此同时，这种不满促使人在对上界存在的认知上迈出了一步。这条认知的道路无论有多么艰难，但是只有通过它才能获得生活真正的、永恒的意义和存在的完整的感觉。

正如我们在索洛古勃所有的作品中所看见的那样，他的创作直接指向对理想存在的寻求，后者在自身中包含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论及荒诞的感觉，强调外部世界的客体化时，索洛古勃总是希望寻求上界的存在。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寻求的过程，这是一条涵盖人类生存全部价值的道路。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使得索洛古勃与存在主义哲学家之间产生了异曲同工之处，这就使得我们能够用象征主义来诠释索洛古勃创作中的存在主题，加深我们对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理解。

索洛古勃的创作同世界和人的存在主义问题紧密相连。作家提出了关于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目的等问题，他的作品充满了悲剧的激情，折射出舍斯托夫、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理论家关于有生命世界的荒诞、人的孤独并与上帝疏远的思想。与西方存在主义作家不同，索洛古勃首先是一位神秘主义者，存在的意义在他那里被放在通灵论和象征创作的神秘行为中来揭示。可以说，作家关于世界和人的理念不仅建立在存在主义的感受上，而且建立在神秘的意识之上。索洛古勃笔下的人一方面逃离上帝，另一方面在创造性地对另一个存在的自我肯定中又走向上帝。索洛古勃把人的悲剧性的存在与堕落同神明相对应，水平的存在直接对应于垂直的存在，神圣的世界原来同尘世紧密相连，一切都力争使存在完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索洛古勃以自己的方式对索洛维约夫关于宇宙发展、历史精神进程的思想进行了再加工，这种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与作为永恒生活源泉的创世主的统一。索洛古勃的索菲亚观建立在宇宙发展思想和世界末世论之上，他认为对未来王国的向往和期待有助于人们克服存在中的荒诞和无意义。索洛古勃关于世界和人的索菲亚观念同样对应于诺斯替派、喀巴拉教、玫瑰十字教等神秘主义学说，尽管这里不无某种折衷。索洛古勃关于世界和人的概念不仅建立在神秘主义学说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他从叔本华、尼采、明斯基的理论中汲取了养分。他从否定世界最终走向肯定世界，肯定世界之美和真理。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主义之下的存在只能通过创造的努力和创造的意志而获得，这是一条经过“否”与“是”——否定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和伪善，进而肯定另一个世界的神圣存在的道路——它指引人去认识真理。索洛古勃对此指出：“对无情宿命的畏惧，奋起同命运的抗争，导致现实生存全部根基的令人忧心忡忡的动摇，这一切再一次进入了当今艺术的领域，并向我们预告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伟大艺术时代的到来”。（Сологуб 2002：435）
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古斯塔夫·梅因里克在世界观方面和索洛古勃十分接近。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上帝恶的意志均建立在对世界否定的基础之上。在长篇小说《赫列姆》中，梅因里克详细研究了赫列姆现象。赫列姆象征着世界的客体化，这是上帝手中死亡的面具、木偶和被摇控的机器。梅因里克认为上帝只是为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耶和华在创造人的同时，给予人以自由。但自由把人引向了堕落，结果人类永远地脱离了最初永恒的存在和天堂。为了使脱离自己的单子重新臣服于自己，耶和华把世界纳入到物质中，用空间和时间来使创造客体化。小说里犹太人居住区中的所有生灵被涂炭，无法消灭的贪婪的精灵一手遮天，这个犹太人区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客体化了的世界。梅因里克用喀巴拉教的术语“硬壳”来称谓为生存作殊死斗争的世界。赫列姆与这个世界血肉相连，它是炼金术士创造出来的某种具有理智的机械装置。在梅因里克的笔下，赫列姆是一架不会说话的机器，它象征着没有精神、空有形状的人，它只能对外部机械刺激物有反应，并且盲目服从于操纵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赫列姆就是与精神内核分离的壳。为了达到真正的存在，精神应该从物质中脱离出来，即消灭赫列姆，起来反抗客体化世界，这也是对上帝意志的反抗。反抗要经历死亡走向另一种生活。梅因里克在小说中展示了生与死、善与恶的对立。毫无意义的“赫列姆”式的生存就是恶，它同等于痛苦与死亡。索洛古勃的独到之处在于，作为一位象征主义作家，他歌咏死亡，认为死亡可以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而不是梅因里克提倡的与此在世界的分离。死亡是在涅槃中的诞生，它破坏硬壳世界，战胜恶并达到统一的绝对精神。索洛古勃幻想将善与恶纳入到一个统一体，使世界走向正面的无，走向象征的统一，以使尘世的因素与上界的因素在死亡与非存在中连接在一起。

无论是对梅因里克，还是对萨特或加缪来说，肉体是尘土，是微不足道的壳，它正在被消灭、融解、消失殆尽。然而，对作为象征主义作家的索洛古勃来说，肉体不会腐烂，在死亡中它获得不灭的意义。在推翻上帝以及由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同时，索洛古勃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和自我，因为他是一位诗人、通灵论家和魔法师。他是一位象征主义者，是柏拉图理念的崇拜者。他同时又是游侠骑士堂吉诃德，把诅咒同赞扬混合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说，索洛古勃的秘密就是合二为一的秘密：白天的和夜晚的两种不同的灵魂出现在某个统一体内，由此而来的是对巴尔神的赞美、对撒旦的颂歌和关于神秘星球马伊尔的美好的诗句。索洛古勃在自己的创作中渴望用创造的力量改变世界，这就是作家创作的独特性。
Настало время чудесам.              奇迹产生的时辰已经不远。

Великий труд опять подъемлю.          我将再一次体验劳动的艰难。

Создал небеса и землю              在创造了大地和苍天之后，
И снова ясный мир создам.            我将重建一个光明的人间。
                                                （Сологуб 2003：257笔者译）

索洛古勃的创作为我们指明了如何寻求完整的知识和最高的理念。他的创作有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精神生活和存在的实质。作为一名象征主义者，索洛古勃对世界并没有失去希望，在生与死的交界之处他依然相信能够摆脱恶的桎梏，依然期望获得存在与生活的意义，虽然世界在人面前永远是一个猜不透的斯芬克斯之迷，人不得不一再地回到自己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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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Beings and the World in Works of Sologub
DAI Zhao-meng, LI Ruo-m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Shandong Water Polytechnic,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F. K. Sologub (1863-1927) is a famous modernist writer of Russian silver age literature. In his works, Sologub has always concentrated his attention on the tragic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world. There is always a person standing in the centre of Sologub’s attention and the writer valued first of all the person’s freedom. In this fight to unchain himself, the person constantly tries to break the restriction of the materialized world by means of his active creations. The three factors of human being, his freedom and his creation constitute the main content of Sologub’s works. The contrast of the materialized world and the ideal world on the other end is on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in his writings. Sologub’s works reveal the sense of existentialism in an artistic and origina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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